
胸臆今古情
血汗笔生花
——《石润生剧作选》序
■陈家和

这是一部沉甸甸的剧作选。
这是一丛五彩斑斓的梨园花。
这是一出出管弦悠扬、锣鼓激越、声腔豪迈、入

情入理、人物鲜活、生动感人的大戏。
这是一页页以真性情为根，用心血和汗水酿

就，浸润着如陈酒般墨香的文字。
我与润生相知相识于30年前，那时我在唐山，

也是个编剧，对石润生早有耳闻，结识在省里的编
剧会上。他是那种爽快坦诚，初见面就会让你毫不
设防，顿感亲近的人。大家都昵称他“石头”。

我们是同行，很快成了朋友，也是酒友，多年
来，我俩相逢必喝，起点是俩人一瓶。我俩有个共
识：身体健康却滴酒不沾的男人不可爱，这种人太
爱惜自身，没有多余的热情给别人，让人亲近不得。
会喝酒却从未喝醉过的人不可靠，这种人时时对外
设防，不会敞开心扉，同样让人亲近不得。

文如其人！
如果你认识了解石润生，就知道他怎么会写

出那么多这样的戏剧。如果你并不知道石润生是
谁，在你读过了这部选集之后也会从这大小几十部
剧本的字里行间感觉到他是怎样一个人。

对石头剧作的成就，本选集已有多篇评论附
后，不再赘述，各位读过之后自有感悟。

石头是个自学成才，笔耕不辍，著作颇丰，获奖
无数，光环耀眼，社会职务繁重，荣誉等身，戏剧界
的名人。

石头是个平易近人、坦诚待人、磊落做人的常
人。

石润生有三气：正气、豪气、灵气。
石润生将这三气凝聚在了他的笔端，浸润入

了他的文字，才有了《老嘎爷挡车》里嫉恶如仇，带
头反腐，自我觉醒，维护权益的老嘎爷。才有了《西
柏坡》里爱国爱党，不忘感恩，顾全大局，为修水库，
舍弃故园，重建新居的柏坡人。才有了《倩魂》中正
义勇敢，心地善良，鬼比人美的聂小倩。才有了《何
满子》中不畏皇权，悲悯百姓，仗义执言，激昂高歌
的何满子……

石润生有三懂：懂历史、懂人生、懂舞台。
懂历史，他才能把今人当古人写，写出现代人

物骨子里的那种血脉流淌的根基、中华文化精髓的
传承，使他的剧作有了厚重感。

懂人生，他才能把古人当今人写，用现代的思
维思想去关照历史，使他的历史题材剧目总会有对
主题的新发现，对古人有新感觉，也就使历史剧有
了现实意义。

他能把古人今人，上至帝王将相、各级领导，下
至贩夫走卒、平民百姓塑造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
能使剧作家和他笔下的各色人物心灵相通，情愫相
融。

懂舞台，他的剧本在舞台上立体起来的时候
才会很舒服，不论大小繁简都不会让演员和观众感
觉别扭。因为他搞舞美出身，所以当他构思每一场
戏的情节的时候，一定会同时在脑子里有一张舞台
设计图，而且一定会是准确便捷的，适于演员表演
发挥、适于观众理解接受的场景。

这部剧作选是什么？
这是石润生给自己的一个回放，给亲朋的一

份厚礼，给读者的一顿大餐，给事业的一个交代。
这部剧作选只是一个小结，老骥伏枥，壮心不

已，更美的风景还在前面的路上，石润生还会继续
耕耘，继续收获。

借用名著“茶馆”里的一句台词“咱都硬硬朗朗
儿的”，花生仁还有，牙口还好，一定会越嚼越香。

正是：
潇洒世间行，甘苦心自知。
选集出版日，对酒当歌时。
回首品五味，一笑且了之。
莫道夕阳晚，老树发新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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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在角落里的花
■郝培会

阳台上种了大大小小十余盆花草：胖嘟嘟的
玉树，各色的满天星，花朵袅娜的文殊兰……哪一
盆都比那盆芦荟好看。

这盆芦荟，叶子不像玉树那么翠绿，也不像虎皮
兰那么挺拔，干脆把这丑丑的东西放到角落里吧，省
得总是看到它。于是它便被我丢到了阳台角落——
那个最不容易看到的地方，只是偶尔给它浇点水。

今天早晨，我又去阳台观赏那些爱物，摸摸这个，
看看那个。咦，那是什么，怎么像举着一只小手？仔细
一看，原来是那芦荟给我送上的大大的惊喜——
高高的粗壮的茎举着饱满的花苞，像是举着一面胜
利的旗子穿过遮挡物来到我眼前。那样子好像是在
告诉我——它也能开出美丽的花！

我心头一颤，突然想到了班上的一个学生——
那个不爱学习的小宁。上课总是玩，作业总是丢三
落四，有时候还逗周围人说话。忍无可忍，我把他的
座位调到了最后边的角落，单人单桌。

一次，我们课外阅读轮到他领读了。这需要提
前一天准备好，第二天在全班领读的。我怕他不准
备，便提前把他叫到办公室里，问：“明天该你领读，
你能行吗？”我满以为他会说不行，然后扭头而去
呢。没想到他想了想，小声却坚定地说：“行！”我疑
惑地又问了一句：“能提前读熟？”“能，我让我妈妈
跟我一起读，不认识的字让我妈妈教给我！”

听着这真诚而又带着渴望的话语，我还有什
么理由不信任他！于是拍拍他的肩：“相信你！”

第二天，他站在讲台上，领读所选的内容，声
音那么响亮，读得正确又流利，那声音好像在告诉
我：我没有自暴自弃，我也是个爱学习的孩子！

作为老师，我们永远记住：每一个孩子都有一
颗积极向上、渴望被欣赏的心！

那时花开

向日葵
■祝相宽

在夏日，每当看见
一片，或者一棵
盛开的向日葵

我的心都会被它照亮
都会有一种纯粹的敬意
油然而生

我总会想起——
一种正直而挺拔的腰杆
一种朴实而灿烂的表情

想起——
那些为信念坚守的人
那些天地间高擎的灯

向日葵，向日葵
你仁心里的金子
足够我品味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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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那雨
■崔治营

那年的那雨，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那年应是1976年，具体哪一天我记不清了，一

来当时家里没有日历，二来当时我还小，也不知道
根据日历记日子。我只记得那场雨是在夏秋之际下
起来的，下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任凭人们怎么向上
天祈盼恳求，那雨就跟钟表拧紧了发条似的，就是
不停下来。

雨不停下来，村里的大部分人家都遭了殃，且
不说没有干柴烧火做饭，也不提满街满院的泥水，
单是房子漏雨，就将家家户户给愁坏了。当时的村
子瓦房拥有率为零，街街巷巷大小胡同清一色的老
檐出头式的平房，厚厚的高粱杆房顶上泥了厚厚的
一层泥，雨季一到，房顶上的草比地里的都旺盛。这
种房不漏雨则已，要是漏了雨，雨水透过高粱杆儿，
一大片一大片地往下滴水，再加上门小窗户小，散
不出去的潮气弄得屋里霉味很重，让人极不舒服。

当时，我家的三间老檐出头刚盖了两年，房顶
上的土层还不够厚，因此早早地就漏了雨。一开始
是东屋紧挨窗户的地方漏，不久外间屋大锅灶上一
大片跟着漏，随后，西屋也成了沦陷区。抬眼望去，
房顶裸露的高粱杆上，一行行一溜溜，尽是拉长了
身子的雨滴。漏雨稍轻的时候，哪儿漏雨，父亲母亲
就在哪儿接上盆子。后来，盆子摆满了，就用饭碗、
罐子，再后来，漏遍了，摆什么也不管用了，父亲就
想到了家里唯一的一块大塑料布。

“塑料布吊在炕顶上？”母亲和父亲商量。
“不行！”父亲口气坚决地说，“得盖在西屋的草

垛上，那些干草要是淋湿了，油盐酱醋钱就没了。”
“盖在草垛上，人往哪里睡觉去啊？”母亲期期

艾艾地望着父亲。
屋外的雨刷刷地下得更紧了，父亲拧紧了眉

头，说：“先盖上干草垛再说！”
草垛安全了，屋里漏雨更严重了，父亲锐利的

目光扫了扫屋里的一切，麻利地将炕头上的几床被
褥塞进北墙根站着的衣橱里，然后对母亲说：“晚
上，你和俩闺女先去西邻家借宿吧。他家房子老，可
能不漏雨。”

“那你爷俩呢？”母亲指着我说。
“我在西屋草垛下扒拉个地方就行，”父亲瞅了

瞅我，一把将我塞进衣橱里，说，“他个头小，先在橱
里将就将就吧，雨早晚要停的。”

果然不出父亲所料，西邻家只有外间屋轻微
漏雨，东西两间屋安全可靠，他知道我家的情况后，
一点儿也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当晚，我们全家就化
整为零，分作了三处。

夜里，我一个人躺在衣橱里，十分新奇。那个衣
橱仿佛为我量身定做的小房间一般，我躺在里面软
绵绵的被褥上，舒服得很。半夜里，一泡尿将我憋醒
了，我想出去尿。可是屋子里黑咕隆咚的，除了满耳
滴滴答答的漏雨声，什么也看不到。我实在憋不住
了，就喊西屋的父亲。

父亲问：“不好好睡觉，你喊什么？”
我委屈地说：“我要撒尿！”
父亲没有立即回答我，一小会儿之后，他踩着

噗哒噗哒的泥水来到衣橱前，摸索着抱起我来到外
间屋门口，像把婴儿似的说：“尿吧，一气儿全尿干
净，争取到天亮。”

待我尿完，父亲又将我放回衣橱里，我睡不着
觉，翘起二郎腿，任由脑子信马由缰。一开始，我恍
然看到锅盖似的天空破了很多眼儿，就像一个巨大
的筛子似的，那大大小小的雨点儿就从那密密麻麻
的筛子眼儿里漏下来。砸到大树上，树叶耷拉下了
脑袋，砸到小河里，水面上蹿起了无数的箭头，砸到
我家的屋顶上，我家的屋里就乱成了一锅粥。“哎，
雨啊，快停吧！”我叹了口气，屋外的雨仿佛和我斗
气似的。我强迫自己闭上眼睛，也不知过了多长时
间，才慢慢睡去。

我一连在衣橱里住了四五个夜晚，那场雨终
于停了。说来也是邪乎，自那以后，我们这儿再也没
下过那么缠缠绵绵让人揪心的雨。也正是这个原因
吧，我对那年的那雨刻骨铭心。那雨让我铭记了昔
日的艰难，让我感受到了邻里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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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车险
可出各种车辆保险，代理人保、太平洋、中

华、国任、华泰等多家车辆保险业务，价格优惠，
兼办验车服务。电话（微信）：13832738807


